


































































































































































                                                          
1 （法）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13—14，見是書
序文：〈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巴舍拉（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 









































                                                          
1 （法）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包業明主編，《空間政治學的反思》。 
2 高桂惠，《追蹤躡踪：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38，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9月。 








































































































                                                          
1 （美）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高雄：巨流，2006年9
月初版，P63。 
2 緹縈為了救父上書漢文帝：「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而夢卿則寫下乞代父罪表章，
自願身沒為官奴，以求代父遠竄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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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榮華，恐非佳兆。使夢卿若在，或可醫救幾分。今已死去，又不得不
替他過慮了。」（第38回）足見女性在家庭中被期待、被賦予的意義。 
親納軟甲護衛夫君。耿朗即將出征，夢卿除了盡心竭力幫助雲屏料理
事物，又親自作了一副貼身軟甲，表裡用素色錦綺，內襯油透紬帛，並將
頭髮剪去，自己戴上假髻，將真髮一縷一縷鋪在油透絲綿上，密密縫好。
直到夢卿過世，耿朗都不知道她的一片心意。直到耿朗戰後偶換衣衫，見
軟甲夾縫處有一指寬的白綾帶，抽取出來看到：「妾燕夢卿手制」。不由
驚道，原來自己錯怪了她，以為她目蹙眉顰是心懶，誰知竟藏了厚情。（第
37回）待耿朗出征三彭，夢中與三彭搦戰，耿朗與季狸遇颶風，眼見大勢
已去，卻見一女元帥全身甲冑親擂戰鼓，領著頂盔貫甲的春畹，與三彭決
一死戰，只見夢卿指揮三軍剿除餘寇，卻戰死沙場。（第37回）雖是在夢
境中，但夢卿以生命捍衛夫婿，以維護家的完整。 
後來，田春畹持家，對耿順的要求是「一不負朝廷，二不愧宗祖，三
不虧生育。」（第60回）當朝廷有難，耿順要報效國家，春畹說：「去，
去！全孝全忠，正在此時！家內自有我作主，斷不辱你。」春畹並將家裡
的婦女聚在一起，若曹賊攻入，則合門燒死，以全名節。（第61回）一如
夢卿自願沒身官奴、春畹撫育幼子事奉長上，都是以「孝」為前提，女性
認同的是家、家族、國族。而孝、忠、名節，是她們奉行的圭皋，她們致
力維護家園為生命的終極目的。 
（二）男性的空間認同——家—國—家 
相較於女性以維護家園為職志的空間書寫，男性的空間書寫，則是由
齊家到治國的性別政治空間。一如耿朗的從軍、耿順繼承名號官銜並建立
事功。且說明耿朗十六歲時，已得朝廷錄用，原授虛位兵部觀政，待二十
歲時再令任事，當時賀客盈門，此時的耿朗先成家，娶了一妻五妾。一日
是他的生辰，先是雲屏等妻妾們向耿朗稱賀，接著是家裡男女僕眾向耿朗
依次叩拜，耿朗則賞些萸酒花糕等等。（第30回）這是男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他們坐在家庭裡最尊上的地位，但維護家庭者是女性。男性並不以成
為家庭的大家長為滿足，男性們終於要離家，去開創更大的事功，耿再成
如是、其子耿朗如是，而其孫耿順亦如是。 
耿順二十歲時則襲泗國公並隨朝聽用，他的事功使得朝廷進一步追贈
他的生母燕氏為泗國節孝夫人，封繼母田氏為泗國夫人。（第56回）成家
立業光宗耀祖，特別是榮耀了以子為貴的母親，這是男性對家庭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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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認同的空間不只有家、還有更大的家族、國族。男性終要出走，以
創造了更大的家園，或者說，男性的離家，是為了能返家，而且是衣錦還
鄉。這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空間，男性作為家庭核心，是要透過他們的
交友、袍澤、鄉里親戚的關係，向外聯繫家庭與社會。男性終極的目的，
是能保家衛國或衣錦還鄉，因此男性的空間認同，是由家—國，再從國回
到家。 
四、結語 
本文試圖書寫《林蘭香》家庭宅院的空間，以及此家庭空間所建構的
文化意義。家宅最基本且溫暖的功能，便是提供人們幸福的角落，不論是
夫妻、子女、主僕或者女性知己的情感。然而家庭空間的擁有往往表現出，
擁有者的地位或權力，在《林蘭香》中更寫出妻妾受到夫婿恩寵的高下，
當空間位置轉變，暗示著權力的傾斜或改變，身份地位也因此而有所不同。 
然而空間不只是寫人，也寫時間以及夾雜時間中的記憶。特別是前人遺物，
往往述說著某一段早已消逝的時光，記憶著似水年華。在《林蘭香》中特
別令人注意的空間書寫，除了典藏遺物的小樓外，還有墳墓。墳墓是一種
遺忘時間、時間不再前行的空間，在小說中，它往往代表的是陰暗悲傷的
意義，但在本文中，墳墓卻提供了燕夢卿和宣愛娘相知相惜的場域。最後，
省視家庭空間裡的性別意義，女性著重於家園的維護，生命往往是用來奉
獻給家庭的；而男性則是為了返家而離家、為了壯大家園而離家，男性的
空間書寫是家—國—家。 
 
